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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移民文学与时代担当
■王列耀

由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办 ，华

语文学网和复旦大学华人文化文

学研究中心承办的第三届（2018）

海外华文文学上海论坛近期举

行。 海外华文文学创作可谓源远

流长，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特

别是上世纪 80 年代，中国改革开

放打开国门以来， 伴随着更多中

国人离开故土，走向世界，华文文

学获得长足的发展。 一大批身处

世界各地的海外作家以文学精品

助推中华文化的世界性传播，由

此催生了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

丰富了中华当代文学的宝库。 这

一现象， 已越来越引起国内文学

界和评论界的关注。本届“海外华

文文学上海论坛”的主题为“诗情

雅意与时代担当 ”，12 位来自美

国、加拿大、比利时、荷兰、澳大利

亚、日本、新加坡，及我国香港地

区的华文作家和 14 位评论家进

行了“强强对话”。 本文系中国世

界华文文学学会会长、 暨南大学

教授王列耀就 “海外华文文学近

期发展”所作的发言，本报略有删

节。 ———编 者

此次论坛的题目我觉得特别

好：“诗情雅意与时代担当”。近期

的海外华文文学有一个很大的变

化。 前些年当我们研究海外华文

文学、 谈论海外华文文学意义的

时候， 比较多的是从文化学的角

度来谈的，我们觉得它更加经典；

但是近十多年来， 它发生了很大

变化，已经具有了双重价值：既具

有文化学上的价值， 更具有了文

学意义上的价值，尤其近些年来，

它的文学意义更加凸显。

华文文学是一个多面体 ，我

们在定义华文文学的时候， 它起

码包含了三种主体的写作： 一种

是华人移民的华文文学， 第二种

是华人后裔的华文文学， 第三种

是非华人的华文文学。 由于主体

的不同， 他们创作的趋向以及特

征和思维方式都是不一样的，正

因为这样， 华文文学才显得丰富

多彩，才凸显它的意义。

华文文学现在面临着一个大

时代，也面临着一个大挑战。现在

所有的移民作家所面临的， 跟以

前的移民作家或者侨民作家不

同，中国不再是一个弱小、挨打、

被迫、无奈的国家，祖籍国的由弱

到强、逐渐的繁荣崛起，对每一个

移民作家在心灵、心理、创作上有

很大影响， 所以这一代的移民作

家不同于当年的移民作家， 他们

有自身的优势和特质。 但同时他

们又面临很大的挑战， 那就是商

业化的问题。 电影、 电视剧的改

编，出版社的选择，有时会迫使作

家在写作时牺牲自我。 还有一个

就是自媒体、新媒体的介入。现在

新媒体文学平台，包括网络文学，

他们关注的是两条线， 一条是法

规线，一条就是点击率。只要不触

碰法规，点击率高，就是好的，这

对文学形成很大的冲击。 除此之

外， 海外文学作家还必须要回答

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

海外华文文学，它的独特

性到底在哪里？它怎么不

同于中国的本土文学，又

怎么不同于所在国的主

流文学？ 要想立足于世

界移民文学之林， 就要

真正把海外华文文学的

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完

全地展示出来， 成为真

正意义上的一个独特 ：

独特的经验、 独特的主

题、独特的表达方式、独

特的思考……它应该是

一个独特的学科， 从创

作和研究而言， 它都应

该是独特的。

近些年来， 华人移

民文学为什么能够取得

这么多的成就？ 是因为

它有很多新的特质， 其中有几个

方面非常突出。 第一个就是边缘

写作，但“边缘“这个词，不再是我

们过去意义上那种社会的边缘，

而是相对地进入了社会主流的边

缘，是主流与核心的边缘；新的边

缘， 产生新的写作视点、 写作风

格、写作特色。第二个是身份的变

化，从移民变成了公民。公民意味

着责任， 意味着忠诚， 意味着义

务，意味着一些放弃，所以公民身

份的写作和侨民身份的写作是不

一样的，这是新的一种变化，一定

会在文学创作中体现出来， 值得

重视和研究。 第三个是创作上的

自由度。 所有移民文学里都有一

种现象，叫心灵的流亡，就是在取

得新的公民身份之后的心灵流

亡， 跟过去的侨民文学时代所谓

的落叶归根是不一样的， 它是一

种主动的“隔”，一种自我放逐的

流亡。来自中国的移民，始终拥有

着一种中国情结， 一种对中国文

化刻骨铭心的眷念。 他们的这种

中国文化情结， 决定了他们心灵

的永远流亡。 写作随着时代发展

在不断变化，但流亡是永远的，为

灵魂而写作是永远的， 背着灵魂

行走、思考，是永远的。

海外华文文学是一种具有特

殊属性与独特意义的文学。 它是

所在国的少数族裔文学， 对所在

国的主动融入与客观之 “隔”，对

祖籍国的挚爱———这份爱因为时

间、地理、身份上的阻隔而愈发深

沉， 这些使得海外移民作家有着

特殊的经验、特殊的视野、特殊的

表达方式， 使他们在创作上呈现

出多面性和不可替代性， 别的作

家写不出来———美国的主流作家

写不出来， 中国的当代作家也写

不出来， 只有海外作家才能写得

出来。另外，海外华文文学有很多

题材是别人无法写或者写不好

的， 甚至是除了这一个国家的华

人移民作家， 其他国的华人移民

作家是写不好的。

“背着灵魂去流浪，背着灵魂

回家乡”，这是海外华文文学最独

特的创作内涵与创作特色。 华人

移民作家，应该珍惜这些独特性，

并以此在世界移民文学之林中去

抢占自己的应有地位———这就是

我们应该有的时代担当。

一肩行李尘中老
———我写《北大荒断简》

■肖复兴

沈从文先生在他的 《边城 》中写过这

样一句话：“每个人都有一个令他魂牵梦

绕的地方。 ”这话说得没错。 这个地方，对

于我就是北大荒。

《北大荒断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8 年 10 月版） 这本小书写的就是这个

地方。 说北大荒，其实有些笼统，北大荒很

大，这一次，我将我的笔集中在北大荒的

一个点，一个很小的点，就是大兴岛———

一个被七星河与挠力河环绕的小岛，面积

只有 800 平方公里。 1968 年，我到那里的

时候，只有几千人，真正如福克纳所说的

只是一张邮票那样小的地方。

这一次，我很明确，靶向性很强，只写

这个地方； 只写生活在这个地方的人，知

青、复员军人、当地老乡；只写我曾经见过

的、知道的、经历的人与事 ,以及更为重要

的命运。

对于写作的人而言，写作本身就是一

种还乡。 之所以将大兴岛作为我自己的故

乡，因为整个青春季节在那里度过，青春

的故乡，有时胜过童年的故乡。

学者赵园曾经说： 乡土是价值世界，

还乡是价值态度。 这种态度，标志着作者

在这样的写作中，融合着一种对故乡的土

地和人、对曾经的生活和自己的经验的体

认和回忆。 在追忆似水年华中，无形中暴

露自己的情感与立场的前后差异变化，乃

至隐秘矛盾或纠结。 我想，这就是所谓的

还乡的价值态度。 在态度中体现价值，在

价值中审视态度。 这样的写作，是一种还

乡，也是一种对故乡的重构。

因此，文本中的文学性，带有人为性。

个体化的回忆和写作，成为一把筛子和一

把斧子，会对原本的生活与人进行筛选和

斧削，让一切变成文学的文本，不完全等

于现实。这本小书，也可作如是观。会有很

多似曾相识，也会有很多似曾不识，甚至

陌生。 当然，这不仅缘于我的写作，而是缘

于对于我们曾经经历过的一切，烟笼寒水

月笼纱，其实并不完全知晓。 你需要怀疑

和质疑的，不是曾经生活的本身，而应该

是自己。 时过境迁之后，这本小书或许能

够多少揭开时间的面纱， 抹去生活的尘

埃，让我们更能接近一点真实，触摸到荒

原萋萋荒草下淹没的我们的青春，和更多

人世代零落成尘的比我们知青更苍凉的

人生。 在写作这本小书的时候，我常问自

己：对于那片土地，你到底记住多少？ 又到

底忘记多少？

这本小书，不是朱颜辞镜花辞树顾影

自怜式的怀旧，而是直面我们曾经人生唯

有一次的青春。 无论什么时代的青春，都

会有美好的一面， 也会有残酷的一面，青

春是一把双刃剑，可以刺伤他人，更可以

刺伤自己。 在这里，没有回避我自己所做

的好的和不好的一切，没有视而不见青春

美好娇颜下滴血过后结痂的伤口，没有欲

言又止不该在青春花季中的死亡，以及日

后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的悲伤。

马尔克斯在谈到他自己的写作时，曾

经说： 如果一个想法经不起多年的丢弃，

我是绝不会有兴趣的。 而这种想法确实经

得起考验，那么，到时候就会瓜熟蒂落，我

就写出来了。

去年，《我们的老院 》出版之后 ，书的

责编、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副总编 ，也

是我的老朋友章德宁对我说 ： 希望你的

下一本书也能交我们这里出 。 我一口应

承了下来， 不仅在于她的友情信任和鼓

励， 也在于我想好了下一本书写的就是

北大荒，就是大兴岛。 就如马尔克斯所说

的，这个想法早已经翻腾在心里很久 ，一

肩行李尘中老，半世琵琶马上弹，到了该

写的时候了。

因为今年， 即 2018 年， 是我去北大

荒，到大兴岛整整 50 年。 这本小书，给自

己，也给和我一起同去北大荒，同到大兴

岛的知青朋友一个纪念。

50 年前 ，1968 年 7 月 20 日上午 10

点 38 分， 我们离开了北京。 这时候的北

京，一声雄伟的汽笛长鸣，北京车站高大

的建筑，突然一阵剧烈的抖动，我的心骤

然一阵疼痛。

这个抖动，这个疼痛，一直绵延到 50

年后今天的这本小书中。

荨肖复兴近影

▲《北大荒断简》

“海外华文文学上海论坛文集”


